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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作者：郑义 

   

  一 

  一九六七年十月，地区的两派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状态。代表们正在中央办

的学习 班谈判，讨价还价。而在下面，双方正紧张地调兵遣将，准备抢占在政

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要地，造成既成事实，以取得谈判桌

上得不到的东 西。不久，造总兵团这一派的外围三县先后失守，井冈山这一派

则已集结八县兵力，兵临城下。在这严重的情势下，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文

革首长表示对我们两派 的情况十分关切，并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

“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并重申了江青“九·五讲话”文攻

武卫的原则：“当阶级敌人 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谁要

对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根据北京来电，两派都编印了江青自

七月底以来几次关于文攻武卫 的讲话摘录，广为散发，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一

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大家决定，丢

掉幻想，实行文攻武卫。  

   我们造总兵团作战部决定趁对方攻城部署尚未完成之机，立即拿下六中

“文攻武卫”广播站。因为它象楔子一样，插进了由我们造总占领的城区。在战

斗打响后， 如果井冈山那一派往外一突，我们的防线就会腹背受敌，形成两面

作战的困境。要是没顶住，撕开了口子，我们只有撤出整个中部平原，被人家

挤到边远的西北一 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师。  

  师部开了半天会，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师部李红钢来告诉我，说是决定叫

我先去侦察一下。因为我这个美术教员从未参加过武斗，每天背着画夹到处画

水彩，人们都以为我是一个逍遥派画家，其实我已经执行过几次侦察任务了。  

  我绕到学校侧面，小心地翻过围墙。墙内，几排高大的垂柳把柔软的枝叶

一直拖到地上，和茂密的蒿草交织在一起，简直是人迹不到的原始森林了。我

悄悄地摸过这密不透风的柳帐，一片奇异的景色突现眼前：  

  大操场上长满野草，纵横着几道交通沟、战壕。几个新构筑的机枪火力点，

互成犄角之势。主楼上弹痕累累，一面破碎的战旗在秋风中轻轻摆动，不时翻



露出“文攻武卫”字样。两排红色的枫树球拥着主楼，在中午的秋阳下象火焰似

地烨烨发光。而树下，密布着装满火药的大铁炉……  

   ……钢笔稿很快打完了，我打开调色盒赶紧着色。转身就跑的念头紧紧缠

绕着我，使人顾不得用心调色，各种单色毫无变化地抹上去。先用草绿盖上草

地（我没敢 画出战壕和机枪火力点，只是在草丛中做了记号，标出了位置），

再用土黄把主楼平涂一遍，湖蓝的天，大红的旗，橄榄绿的柳树；最后涂上桔

黄，稍稍调了点红， 定了定心，细致地点画出那一树树火焰般的枫叶，我喜欢

这火红的枫，每个秋天都要画的。而且，这树丛中，我标出了那些具有极大威

慑力的大火炉。这对于战斗是 至关……  

  “不许动！举起手来！”背后一声低沉的喝斥。  

  坏了！——我的心一下停止了跳动。等我还未反应过，手中的画夹已被夺

走了。  

  “往前走！”——我只好撩开柳条，走出了茂密的柳帐。几个端着半自动步

枪的年轻人将我围起来。  

  “做甚来了？”一个男孩子揪住我的衣领。看样子他最多是老初二的。要是

过去，我声音高点，说不定还能把他训哭呢！他恶狠狠地骂道，“狗造总！我们

还没死绝哩！”然后把刺刀往我脖子底下一晃。  

  “没画什么……风景画……是张钢、钢笔淡彩……”我紧张得答非所问地结

巴起来。  

  “还不吐实话？娘的！你想死想活？”骂着，他掉过枪来给了我一枪托子。  

  “我没说半句假话哇！”我忍住疼，急忙辩解。一看他又瞪起了眼，我忙不

迭地叫道，“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嗯，语录背得好熟！放开他，小兔子。”一个姑娘从背后慢慢走到我面前，

“你再背一条：语录本第十一页，快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怎哩不响气了？不是什么？快点！”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好了！”她喝住我，从别人手中接过画夹子，冲我扬了扬，说：“不是绘画

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懂吗？”  

  然后，她拿起画来，几个人围过去。  

  “看那枫树，好看啊！”  

  “哈，画得挺美哩！还有咱们的战旗，看那红！”  

  “连咱们楼上的标语都画上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  

  年轻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连用刺刀对着我胸口的孩子也忍不住歪头想

看看。我心里一阵轻松：幸好没急着走——色彩果然打了掩护！  

  那为首的姑娘抬眼审视着我，突然问：  

  “画写生，为甚不如实画？为甚不画战壕、炸雷？”  

  我想尽量顶住她的突然袭击，镇静地说：  

  “破坏风景，不堪入画。”  

  她眼睛里隐约闪过一丝温和的笑意，扭头对同学们说：  

  “我押他上主楼去，你们还是去干你们的事吧！”  

  我一听，愣了，苦苦哀求道：“小同志们，放我走吧！下次再不敢来了！这

完全是误会呀！”  

  姑娘一拉枪栓，把子弹顶上膛：  

  “误会？误会也得说清楚！少废话，背上画夹，头里走！……东张西望做

甚？别打算跑啊——嫌疑犯嘛，我还不敢把你打死，可是一梭子打断你一条腿

总还是敢的哩！”  

  完了！没指望了！我心里一凉：进了主楼，就不容易出来，即使盘问不出

什么，今晚仗一打开，那还不是陪进去了！跑吧？不行，看来她真敢开枪。我

只好战战兢兢地朝主楼走去。  

  沿着荒草没踝的林荫道，拐了两个弯，我们走到了楼前的枫林里。突然，

这姑娘两步赶上来，把枪口一抬，轻声叫道：  

  “王老师，您不认得我啦？”  

  ——我的学生？霎时，我又惊又喜，停住了脚步：  

  “你是——”  

  短发，男孩子似的短发，方脸盘，薄薄的嘴唇，神气的翘鼻子，散乱的额

发下，一双稚气未脱的大眼，在树荫下闪动着骄矜的光芒：  

  “六二年，您毕业刚分到咱们学校教美术，头一个班就是我们哩！”  

  她见我仍然记不起来，就把头发向后抹了抹，说：  

  “辫子剪了……卢丹枫。”  

  丹枫！——想起来了：现在“文攻武卫”广播站的播音员，原高三丙班团支

书，初三时我教过她几天。  

  “您真的是一直在逍遥，不是来侦察的？……什么地方不能画画儿，偏偏往

这儿跑？这是什么时候！”她愤愤地责怪道。  

  我只好满脸堆笑，言不由衷地骗她：  



  “快一年没回学校了，挺想的……秋天色彩丰富，是画风景的最好的季节：

柳树还绿呢，杨树已经黄了。还有这枫树，看霜一打，都红透了……”  

  “您不骗我？……那，我放您走吧！——您先顺墙根往北跑，听到我的枪声

后，往东一拐就是柳树林……”  

  看着她明亮真诚的大眼睛，我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今天晚上，就

要玉石俱焚了！我想告诉她点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我们两派之间那种你死

我活的争夺象泥封一样锁住了我的嘴。我只好说：  

  “丹枫，听说人家最近要来围攻你们呢！”  

  “嗳，早知道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革命了！再说，我们已经把

他们反包围起来了，打起来，没他们便宜占！”接着，她朝我扬扬手中的那张画

儿，又说，“王老师，这张画您可不能带走了。如果您还要，我替您保存吧！”

最后，她微笑着，满怀信心地说：  

  “毛主席说：‘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坦途就到来了。’——等我们红色

政权巩固了，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了，那阵啊，您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吧！”  

  我只好默默地转过身去，泪水都快冒出来了。  

  “站住！……王老师，您认得李黔刚吧？——听说他前些日子改名了：因为

‘黔’字拆开是‘黑’‘今’，太反动，改成红钢了。——现在据说也算他们造总的一个

头头。原来学生会的。”  

  我点了点头。  

  而丹枫此刻却陷入沉思之中。她的目光缓缓转向头顶的枫叶，良久不语。

忽然，她轻盈地纵身一跳，从头顶上摘下两片红透了的枫叶。她把枫叶举到眼

前细细端详了一会儿，嘴角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淡淡羞涩。  

  “给我捎个信儿，好吗？……”  

  说着，她把枪往肩上一背，抓过我的画夹，嘴里抿着叶柄，在一张水彩纸

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然后精巧地叠起，递给我：  

  “别叫别人看见，亲手交给他……好吗？”她把枫叶从嘴上拿下来，又说，

“把这也给他吧。”接着爽朗而略带羞涩地莞尔一笑。  

   这是两片火焰般的并蒂的枫叶。我接过来，和信一起放进我内衣口袋，我

想起来了：先前李红钢申请加入青年近卫师那阵，就有人反对，说他和卢丹枫

极好，而卢 丹枫却是井冈山那一派的骨干。后来因他一直矢口否认，又加上作

战勇敢，才正式让他进了近卫师。现在看来，还真有其事了。可是，今天晚上

……我同情而忧郁地 看着丹枫。  

  丹枫把枪下肩，轻轻打开保险。她微笑着默默地看着我，好象是说，好了，



走吧！  

  我扭身便猛跑起来。  

   “站住！站住！”丹枫大声喊叫着。我跑得更快了。“哒哒哒……”枪声响了，

一串子弹从我头顶飞过，打得枫叶乱飞。我记起丹枫告诉我的活，马上往东一

拐，几 步就窜进了柳林。浓密的柳条打着脸，讨厌的蒿草缠着腿，我不顾一切

地尽力快跑。……突然脚下一空，我一头栽进了一个坑，几乎摔得昏死过去。

我试图爬起来， 脚却不听使唤了。背后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万分危急之

际，我发现：这竟是一个打开了盖的暖气沟！什么也来不及考虑了，我一头钻

进去。刚爬进去，外面已 传来人语：  

  “是不是钻沟了？没见人翻墙呀！”  

  “我们在这儿守着，你回去拿手电。”  

  我忍着剧痛，拼死往里爬去……  

   我精疲力竭地从暖气沟里钻出来，早已不是人样了：衣服全被管道卡住扯

成条条。全身划满了口子，还光着脚，鞋也没了。谁要想画“逃亡者”，我就是

最好不过 的模特儿了。更为不幸的是，我发现，这竟是主楼！——没让人家抓

回来，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但我又不敢再钻下去，如果有人正在顺着爬过来找

我呢？无奈，我只 好盖上沟盖，溜进一间教室躲起来。  

  刚刚喘过气来，就听到几声低沉的爆炸声和激烈的枪声——他们等不上我，

战斗开始了。我赶忙站起来，从窗户 向外望去：学校前面的墙已被炸塌了好长

几段。我们的人已经冲进来，但被大操场上那几个掩体里的机枪顶住了。人们

被压在地面上，头都抬不起。掩护进攻的几挺 机枪刮风似地叫着，没把人家火

力压制住，只是打落了厚厚一层树叶。  

  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头顶上有挺机枪，因此我这一楼也沾了光：不用说玻

璃一块不剩，连窗户扇也打碎了。我只好爬到北面的教室里。北面不会有战斗，

这是我们给他们留下的一条退路。忽然，窗外有人说话：  

  “丹枫，你们看，从北面出去，可能问题不大，翻过土墙就是居民区了。他

们三面包围，留下北面，看来是想拔钉子，把咱们打出城去。你们找到方面军

指挥部，问明白了：咱们这里，还守呀不守？把咱们的意见说清楚：咱们是插

在他们心口上的一把尖刀，坚决不能撤！”  

  “保证完成任务！走，小兔子！”  

  我紧张地屏息倾听，两个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在北面，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也埋伏了一挺机枪。但愿他们能严守命令，不打突围，只打外援。漫长的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枪声，我悬念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躺在窗户根下，一些有关丹枫的事总索绕在脑际……  

   过去，丹枫是团干部，又是全校学毛选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

彪发表《再版前言》，丹枫不但把它背熟，还在一次全校学毛选经验交流会上，

从那个红 本子上，把一条条语录背出来，讲她怎样“反复学习，反复运用”。为

了解释“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她蹬地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强烈的聚

光灯，把她的 影子投射在讲台上……台下传来会意的笑声。丹枫看了看自己直

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可我并不是根竿子啊！”在满堂大

笑中，“立竿见影” 的原则和丹枫那笑盈盈的形象一起生动地植入大家的脑海。  

  后来，在一次批判会上，同学们揭发批判校领导抵制学毛选的伟大群众运

动时，有人念了 页码，叫他们背几段语录。可笑得很，书记、校长、教导主任，

竟没有一个象点样，当场出丑。张校长还有点不服气，嘟囔了一声：要这么个

检查法，谁也不行！丹 枫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台上，把语录本往张校长手里一

塞，说：来吧，随便哪一段！张校长愣住了。大家你一条我一条地点了十来个

页码，不管是常用的还是生僻 的，丹枫一律背得滚瓜烂熟。这把大会主席也惊

呆了，他翻了半天，点道：二百七十一页二段。大家刷刷地翻着，接着一片沉

寂。丹枫想了想，答道：语录本只有二 百七十页，没有二百七十一页，更没有

等二段……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她的话尾。那一排当权派们，个个都低下了

头……  

  主楼南面的战斗似乎已远去了，我无所事事地躺在水泥地上，莫名其妙地

想起这些事。突然，北面传来一个长长的机枪连射。我心里一惊，猛地跳起来

——我一耳朵就听出来了，这是埋伏在废水塔上的那挺机枪！  

  ……一个背枪的年轻人，就是那个打了我一枪托的“小兔子”，抱着一箱子

弹，从低矮的土墙上慢慢跌下来，一动不动了。墙上，刚刚出现了两只手，机

枪又扫过去。那扒在墙上的两只手消失了，一切复归于沉寂。丹枫！她，也这

样无声无息地完了吗？我颓然地躺倒了。  

   楼上响起一阵紧张的脚步声，人声，砸窗户声。看来是把南面的一挺机枪

搬过来了——显然，有什么新情况。我又站起来：对面土墙根儿上，出现了一

个大洞，不 知是用刺刀还是用枪托弄开的。丹枫伸出手，抓住“小兔子”一只脚，

把他拖进去。片刻，洞又扩大了。不一会，一团东西从洞里爬出来。我定睛分

辨着，原来，丹 枫左手挟着“小兔子”的脖子，右手在地上爬，低姿匍匐前进。

显然，她是企图以怀中的尸体为掩护，越过这片被严密封锁的开阔地，传达指

挥部的重要命令。霎 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水塔上的机枪泼水般地扫射起来，

我头顶上的机枪、步枪也都分不出点地打开了。他们想压住对方的火力、掩护



丹枫。但水塔上的人根本不 予理睬，死盯住丹枫不放，打得她周围一片烟尘。

她，在艰难地爬行着，身后，两副接起的绑腿渐渐从洞里拖出两箱子弹和两支

枪……  

  好！啊——终于爬到机枪打不到的死角了！等候在那儿的人们一拥而上，

把她从地上扶起来。但她却跪倒在“小兔子”的尸体前，仔细地翻看着，猛然扑

倒在尸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一股异样的感情猛烈地袭上心头，我看不下去，扭过头来……  

  南面，战斗在反复地顽强争夺中艰难进展。“文攻武卫”放弃了大操场上的

前沿阵地，又把两座配楼上的人都撤回了主楼。他们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但

并不突围。——看样子，丹枫冒着枪林弹雨带回来的是坚守待援的命令。  

  既然放开一面他们不走，于是只好不客气，团团围定，攻击更加猛烈了。

在几次小股轮番佯攻中，杀伤力极大的“炸雷”——大铁炉子被消耗掉了。近卫

师的战友们浴血奋战，终于冲进了主楼。激烈的争夺战在楼里展开了。  

  ……一楼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已经停息，战斗向二楼发展。我听着楼道

里杂乱的脚步声，不敢贸然开门出去，怕一开门就挨一梭子。这时，我听见了

李红钢低沉的嗓音，于是放开喉咙狂喊了一声：“李红钢！”脚步停下了。我打

开门，一下冲出去。  

   李红钢一愣，扑上来使劲搂住我。大伙儿呼啦围上来：“哈哈，中午听见

那阵枪声，还当你早就报销了呢，真是命大哩！”战场相见，生死重逢，这暖人

心肺的战 友之情使我热泪盈眶了。我还没来得及说句什么，不知哪儿打来两枪，

一个同志倒下了，人们哗地散开。我拣起枪，和同志们一起向楼上冲  

  “井冈山”为了节约弹药，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泥板，拆下来的暖气包和桌椅

仪器，不分点地往下砸，问或还夹杂着手榴弹。我们的伤亡不小。复仇的愿望

把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激发得在燃烧！在爆炸！我们舍生忘死地冲击着，一层一

层地冲上去。  

  五楼终于被占领了。还存下的井冈山那一派的人逃上了楼顶，连几个伤员

都没来得及拖上去。从五楼通往楼顶的小天窗被他们拼死封锁着。手榴弹扔不

上去，枪不顶用，我们又有了新的伤亡。  

  李红钢想了想，叫人找来个小炸药包，桌子叠桌子地把炸药包顶到楼板下，

然后命令小天窗那儿的人继续猛攻，炸药包一下就掀开了两块楼板，露出个半

间房的大洞。硝烟未落，李红钢身先士卒，大喊一声，一个翻身就跃上了楼顶。

他一面猛烈地扫射着，一面高呼着：  

  “近卫师的战友们，为了胜利，冲啊！”  



  人们踏着烂桌子堆冲上楼顶。不到一分钟，战斗结束了，枪声已经停息。

楼顶上井冈山那一派人有不少伤亡。他们再也不会从刺叭里用语录同我们唱对

台戏；他们再也不会爬起来用机枪和手榴弹屠杀我们造总战士了。  

  不知觉间，竟已是黄昏了。每个人全身骨头都象散了架一样。大家都坐下

来想喘口气。李红钢摸了摸我的枪管，咧开干裂的嘴唇笑道：  

  “有点热乎了啊？咋说，王老师——开头不习惯吧？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我含混地点了点头，困惑地想到：有谁知道我开第一枪时那新奇而又害怕

的心情呢？我这握惯画笔的手，居然端起了枪，杀人！斗争就是在这样改变着

人？  

  忽然，从楼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个人，右手高举着两颗手榴弹，东摇西晃

地向我们走来。——啊，拼命的来了！这个意外的情况把人吓慌了，大家不约

而同，刷地卧倒一片。李红钢最先清醒过来，他跳起来把枪一举，厉声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开枪了！”  

  那人站住了，高擎着手榴弹的右手也慢慢垂下来。她把头上的钢盔摘下来，

随手一扔。——啊，那齐耳根的短发，那男孩子般的短发在晚风中微微拂动

……  

  “丹枫！……”李红钢耳语般地惊呼一声，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丹枫没有回答，她把弹环从小指上褪下来，手一松，手榴弹掉在脚边。她

缓缓走到李红钢面前，恨恨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井冈山人的鲜血——

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她猛然双手抱头，踉跄着向后倒去。李红钢一步抢上前，拦腰抱住了她。  

  “丹枫！丹枫！你醒醒，你醒醒！”李红钢在她耳边焦急地呼喊着。  

  “黔刚，你还记得我？”丹枫渐渐苏醒过来，她疲倦地拢了拢凌乱的散发，

微微苦笑道：“咱们这么见最后一面，也是当初所想不到的吧！”  

  泪水浮上了她的眸子：“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那该多

好啊！”她一把揪住李红钢的胸襟，热切地说：“黔刚，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

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调转枪口吧，黔刚！”  

  李红钢忍住泪水，背过了脸：  

  “不！……你，你……投降吧！”  

  丹枫愤然一挣，一把推开李红钢。她后退了几步，整了整血迹斑斑的褪了

色的旧军衣，轻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胆小鬼，开枪吧！”  



  李红钢——我们青年近卫师前卫团长，这个在枪林弹雨中腰都不猫的人，

此时竟全身哆嗦开了。  

  “没有一滴热血！”丹枫感叹一声，扭身向楼边走去……  

  “丹枫！丹枫！！丹枫！！！”李红钢短促而惊恐地高叫着，手里的枪在剧

烈地抖动。然而丹枫没有听见，李红钢的呼唤淹没了她那广播员的高昂的口号

声中：“井冈山人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  

  在这最后的高呼中，丹枫跃出了最后的一步……  

  一片死寂。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象是一麻袋粮食摔到地上。  

  “啊——”李红钢歇斯底里的嚎叫着，把整整一梭子子弹射入晚霞绚丽的暮

空。  

  大家一起扑上去，七手八脚下了他的枪，把他按倒在地……  

  ……不知是哪个好心的人已经把她的身体顺直了，衣襟也拉好了。她躺着，

静静地躺在一层战火摧落的枫叶上。晚风徐来，刮落几片如丹秋枫，飘洒在她

青春饱满的胸上，飘洒在她没有血色的脸旁。我这时才记起她托我捎给李红钢

的信和枫叶，连忙从怀里掏出来。信还基本完整，枫叶却早已揉得不成形了。

我抬起头，想摘两片代替，但摘下许多，竟都不是并蒂的。我惊异了，仔细看

了好久，才发现只有每根枝梢上的两片枫叶才是并蒂的。  

  我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李红钢。和他一起伫立许久，我才把信及并蒂枫

叶递给他，说：  

  “她叫我给你的……”  

  “什么时候？”  

  “刚才，中午。她放我走时。”  

  李红钢小心翼翼地把信展开。昏暗中，我掏出火柴，划着……只见字迹朦

胧：  

  黔刚：一切都好吗？想念你，又恨你！还记得咱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吗？我

知道你的心。我只是热切地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在欢庆胜利之际，一切都会

如愿以偿的！  

   火柴燃尽了。李红钢颤抖地把枫叶拿到眼前，呆呆地凝视着。见他看得那

么专心，费劲，我又划着了一根火柴：这枫叶柄向上，颜色退晕地由橙变红，

到了五个俊 秀的叶尖，已红得象红玛瑙似的单纯、明朗、热烈。枫的细细的叶

脉，在橙色的叶片上伸展着，宛若鲜红的血管。那般红艳，简直里面还奔流着

生命的血液。啊，这 经霜的红叶，竟如此动人，如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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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钢掏出语录本，打开，拿出两片枫叶，也是并蒂的，只是早已干枯，

色彩也暗淡了，失去了柔嫩的活力。  

   “一年多了，去年十月，运动开始不久，那阵造总和井冈山还没分成两派

呢……”李红钢嘴唇嚅动着，自言自语地回忆道，“那天晚上，成了我们的最后

一次谈 心……后来，她摘了两片枫叶，递给我说：‘喂，给你’……分手时，她

说：‘让咱们勇敢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吧，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起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连手儿都没拉过，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生

活，理想，斗争……”  

  秋风习习，枫叶瑟瑟。仿佛是听见了他俩在校园里的阵阵絮语，我也沉入

那痛苦迷离的图画之中。  

  “喂……火，”李红钢又低声嘟噜了一句。我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水彩纸上

又显露出丹枫那娟秀的笔迹：  

  但是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

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  

                     丹枫  

   李红纲撒开手，信和枫叶打看旋转落在地上。他猛然半跪在丹枫身畔，泪

水大颗大颗地跌在地上。我一下划着了几根火柴，在这明亮的一瞬，她依然如

我中午所见 那样英气勃勃。男孩子似的短发，方脸盘，薄薄的嘴唇，神气的翘

鼻子，只是那一双稚气未脱的大眼已永远失去了骄矜的光芒。  

  李红钢轻轻地理着她额上的乱发，口中喃喃说道：  

  “我没死在你的枪口下，你，你……你却死在……啊！”  

  实在抑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起来：  

  “丹枫……丹枫……丹枫啊，啊！……”  

  一片枫叶飘落在丹枫唇边，好象这是她在最后一次留恋地亲吻着晚风、爱

情，亲吻着青春、生活，亲吻着她那永别了的一切！  

  一切都模糊了！一切！泪水充盈着我的眼眶。火柴燃尽，一切又都溶进了

迷茫的夜色……  

  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井冈山”开始攻城了。校园里响起集合的哨音。刚

刚易手的广播站播送着鼓舞人心的语录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

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极为严酷的保卫战开始了。  

  李红钢勉强站起来，用衣袖揩了一揩脸上的泪水。最后回望了丹枫一眼，

踉跄地向集合的大火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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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两年过去，经过几度反复拉锯，对立派终于掌权了。为了巩固夺得的政权，

判处了一批“武斗元凶”。其中有两人是以把卢丹枫“扔下五楼摔死”的罪名判决一

死 一缓。又过了一些日子，学习班里揭发出李红钢，说丹枫是他用枪逼得跳楼

的。这不属于战场上的人命，因为丹枫当时已经放下武器了。这样，人们就花

了几个日夜 的时间，终于把李红钢从外边找来，加以拘捕。原来当时他早已脱

离造反组织了，在外边“逍遥”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天，刑车从人群中驶过。我没有去看，我只是在一条静僻的路上漫步沉

思。路的两边，枫树又红了，象一丛丛烧得旺旺的火。那火红的树冠，红得简

直象刚刚从伤口喷射出来的血，浓艳欲滴……  

            （原载《文汇报》1979 年 2 月 11 日） 


